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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體詩化的演進：由庾信至王勃、駱賓王的考察 

 

陳祐暄＊
 

 

摘要 

本文將從「賦體詩化」角度，探討六朝庾信與初唐王勃、駱賓王賦作的繼承

與轉化，藉此探析六朝與初唐文學現象的繼承與開展。文中談論詩賦合流興起的

原因時，以外在驅動力，即詩作盛行和賦體衰微；以及個人內在驅動力，即詩人

因個人際遇興發的情感抒發需求來說明。探討六朝賦體詩化現象時，以被視為詩

賦合流開端之一的庾信為主，文本以〈春賦〉、〈蕩子賦〉切入；初唐則以喜效庾

體，且具備賦體詩化特質的作家王勃、駱賓王為觀察對象，文本以〈春思賦〉、

〈蕩子從軍賦〉為主。本文將聚焦於賦體詩化現象，分析庾信、王勃、駱賓王作

品中如何融入詩的特質，使賦作逐漸詩化，將以「文章句式」、「抒情言志」、「音

樂性」三角度分析，並透過結構、情志等，比較文人創作的繼承與轉化。由此發

覺庾信、王勃、駱賓王賦作皆有濃厚的詩化特質，且賦體詩化從六朝推演至初唐，

賦作於結構上具備更高的五、七言比例，更具音樂性；於情志方面，初唐賦作中，

作家個人情志動機更明確、抒情成分更濃烈。 

 

關鍵詞：六朝、初唐、詩賦合流、賦體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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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詩賦合流為文學研究中重要且眾說紛紜之課題，因其時代跨度大、文體交織、

定義模糊，與其說是一個理論，不如說是一個文學史上的現象。面對歷史的推移、

世局的變動，文人將所感所想傾訴於文學作品中，環境與情感推動著文學，構出

兼容並蓄的璀璨文化，而文人筆下的詩、賦，在環境、情志的推移下，亦產生變

化。詩賦合流廣義而言，即為兩者互相吸收特徵，相互靠攏，呈現「詩的賦化」

與「賦的詩化」情形，研究詩賦合流，著實為詩研究、賦研究增添一抹新色彩。 

葛曉音先生有言，詩與賦實相互影響，詩逐漸影響賦，賦也反過來促進詩偶

句的發展，使鋪寫場景、渲染氣氛成為固定表現方式。1有關詩賦合流的研究，高

莉芬先生〈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一考察——賦語言功能之轉變〉一文，分析了六

朝文學現象，從賦的語言交際、政用功能談到抒情小賦興起、酬唱活動等，說明

詩與賦的交流乃肇因於賦作功能的轉變，言： 

 

就賦的詩化而言，賦由先秦之口語交際功能開始魏展至南朝之酬唱功能，

越來越向社交功能發展。而詩歌之創作在建安時期曹氏父子的推動下，日

趨興盛，……文人游宴賦詩、同題共作，盡是公宴、送別、贈答、應制之

篇，常有鮮明的社交色彩。……而賦在六朝也明顯朝社交化應酬化發展。

詩賦交叉相贈，界限漸泯，詩賦兩大文體由疏離到靠攏，與賦功能之轉變

乃至詩賦語言功能取向的合一，二者互為表裡。2 

 

而祁立峰先生承其研究，撰寫學位論文《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專門針對

詩賦合流現象進行整合式、脈絡式的剖析，其中談及詩賦合流的現象可歸結為三

方面：辭藻的詩化、篇幅趨於短小及內涵的抒情化。3建立於豐碩的前行成果之

上，本文欲探討詩賦合流中「賦體詩化」的情形，從六朝到初唐如何演變。由於

詩賦合流為文學大主題，本文將著重賦體詩化為主要研究，以免混雜而談互相混

淆。 

而談及詩賦合流的起點，學者認為可追溯至六朝庾信。庾信〈春賦〉被稱為

詩賦合流之開端，影響後世文人甚廣，戴偉華先生統整： 

 

 
1 葛曉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文學遺產》1997

年第五期（1997年），頁 54。 
2 高莉芬：〈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一考察——賦語言功能之轉變〉，《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上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96年 12月），頁 206。 
3 祁立峰：《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年），頁 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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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文學樣式在發展中都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的聯繫，詩和賦在初

唐的交叉影響已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庾信〈春賦〉多用五七言句式，此類

小賦對唐代歌行體詩有很大影響，許槤評曰：「六朝小賦，每以五七言相

雜成文，其品致疏越，自然遠俗，初唐四子，頗效此法。」解題又云：「賦

中多類有七言詩者，唐王勃、駱賓王亦嘗為之，云效庾體。」4（《六朝文

絜箋注》）唐初賦家多以七言句入賦，而七言歌行則吸收其鋪陳手法和句

型的形式。5 

 

祁立峰先生更直言：「除了如庾信〈春賦〉這樣本色當行的賦體竄用詩句之外，

其餘六朝作品大抵皆稱不上『坐實』『詩賦合流』。」6可見庾信〈春賦〉確實帶起

文學的新趨向，深受後世文人繼承。因此談論六朝賦體詩化時，本文選擇以庾信

及其賦作作為討論對象。 

從上文所引倪璠：「唐王勃、駱賓王亦嘗為之，云效庾體」及許槤「初唐四

子，頗效此法。」可推知初唐四傑詩賦合流的寫作現象，在文學史已被注意，又，

本文欲談論六朝——初唐的詩化接受情形，四傑中又以王勃、駱賓王和庾信有密

切關連，細觀兩人作品，可以注意到王勃與駱賓王有諸多作品和庾信作品有同題

現象，如庾信〈春賦〉、王勃〈春思賦〉；庾信〈七夕賦〉、王勃〈七夕賦〉；庾信

〈蕩子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等，可見王勃、駱賓王不僅深諳六朝庾信作

品，且樂於進行仿擬。因此本文於談論初唐賦體詩化現象，及如何繼承六朝時，

選擇以王勃、駱賓王為觀察對象，其中又以兩人仿擬庾信作品，且於詩賦合流有

重要討論度的賦作〈春思賦〉與〈蕩子從軍賦〉為主要文本。 

本文將以庾信〈春賦〉、〈蕩子賦〉、王勃〈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

為主要討論對象，除了具體討論賦作如何展現詩化外，亦將透過本文探討、梳理

賦體詩化背後的源由、驅動力。根據祁立峰先生的研究，文人作品出現詩賦合流

的現象，其實有三大驅動力：「外部驅動力、內部驅動力及強力詩人的驅動力」，

7以賦的詩化角度而言，其中外部驅動力指受到時代、環境風氣而形成的力量，如

貴遊文學、遊戲競作的創作模式興起，使賦作向詩靠攏。內部驅動力指文類內部

的改變，即詩體與賦體間的變化，如賦作題材逐漸窄化，句式開始出現和詩相似

的結構，開始有短賦、抒情賦的出現等等。強力詩人的驅動力，則是指具有典範

性、能夠引動時代風氣的重要人物，即帶有詩賦合流端倪或特徵的文人，祁立峰

 
4 其原句來自清人倪璠對庾信〈春賦〉的箋注，可參〔北周〕庾信撰、〔淸〕倪璠注：《庾子山集

注》卷一（臺北市 : 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頁 27。 
5 戴偉華：〈初唐詩賦詠物「興寄」論〉，《文學遺產》1992年第二期（1992年），頁 25。 
6 祁立峰：《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年），頁 24。 
7 祁立峰：《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年），頁 112-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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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則舉曹植、王粲、陸機、潘岳、陶淵明、謝靈運、江淹、謝朓、庾信為代表。 

建立於此研究之上，除了詩賦合流現象的主要驅動力外，本文亦想探討六朝

至初唐間，文學書寫的繼承或開展。初唐「賦的詩化」情形，如何吸納六朝文學

精華，又有何種程度的開展？因此本文試圖以六朝詩賦合流重要文人庾信，及初

唐深受庾體影響的王勃、駱賓王作為觀察對象。由於本文以作家對作家的微觀角

度作為主要書寫脈絡，因此將詩賦合流的驅動力縮小至「個人」。化用祁立峰先

生「外部驅動力」，將分別探討庾信所處的六朝，及王勃、駱賓王所處的初唐，

時代與大環境的變化如何影響文學創作模式。另外，筆者認為詩人因個人際遇而

興發的所思所感，亦是賦作展現「詩情」的原因之一。因此除了從大環境的外部

驅動力切入外，另想以詩人「個人驅動力」為線索，著眼詩人個人生平際遇，探

析於情志之下，詩人如何將情志鎔鑄於賦作當中。下文將先分別探討三人的外部

驅動力，及個人驅動力，再接著探析賦體詩化的演進。 

瞭解賦體詩化的驅動力後，本文將更進一步分析賦作具體詩化的現象。徐公

持先生認為賦的詩化為「借鑒作為新興文體詩歌的某些優勢方面，來充實改造賦

自身，提高素質，以適應新的文化生存環境。」8因應時代潮流，鋪張揚厲的賦體

無法滿足當代文人的創作型態，賦體作品數量逐漸減少，為了避免賦體衰微，賦

家於是效法當代流行的「詩」體，試圖融合詩的文學特質，以提升賦體內在價值。

徐公持先生進一步分析，賦體展現詩化的方面有三：一為精練性，二為抒情性，

三為韻律化。9本文將化用此說法，進一步分析賦作形式、結構方面的詩化現象。 

精鍊性和章句有關，因此本文將由賦作之「文章句式」進行分析；抒情性則

展現出詩人寫作投射的內心狀態，高莉芬先生曾言：「六朝賦在藝術形式上的唯

美化、抒情化的發展，即是與詩歌此一文體相互滲透綜合的結果。」10因此亦將

以「抒情言志」角度探討賦作；韻律化之情形乃為觀察賦作押韻之情況，然押韻

情形為一客觀事實，又，僅憑押韻判斷是否具備詩賦合流之特質稍嫌狹隘，因此

本文將擴大韻律化之範圍，利用詩文學「音樂性」，探討賦作之樂府、歌行特性。 

六朝與初唐的文學風格關係十分密切，初唐承襲了諸多六朝文學特色，其中

之一便為詩賦合流現象，本文研究目的為，期望能夠透過探討詩賦合流情形，更

加瞭解詩賦合流現象，並且能觸及六朝與初唐文學的繼承與轉化。然此論題過於

龐大，因此本文將以微觀角度切入，即作家——作家（庾信——王勃、駱賓王）

路徑，透過討論六朝、初唐文人，探析兩朝代作品間詩化的繼承、轉化及開展。

 
8 徐公持：〈詩的賦化與賦的詩化——兩漢魏晉詩賦關係之尋蹤〉，《文學遺產》1992年第一期（1992

年 2月），頁 23。 
9 徐公持：〈詩的賦化與賦的詩化——兩漢魏晉詩賦關係之尋蹤〉，頁 23。 
10 高莉芬：〈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一考察——賦語言功能之轉變〉，《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上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1996年 12月），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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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期望能由「點」：分析各篇賦作詩化情形；到「線」：六朝賦作與初唐賦作間，

賦體詩化現象有何演變；至「面」：六朝與初唐朝代間的繼承與開展。雖然僅以

單一路進切入或許無法觸及真正時代與時代的繼承與開展，然或許透過相對微觀

路徑，能夠以個別觀察方式摸清詩賦合流如何體現於大時代中。從單一脈絡切入，

期望能體察詩賦合流於三人賦作、兩時代賦作中的具體展現，賦予作品新面貌，

並且期望能藉此微觀路進，構成觸及六朝——初唐文學繼承、轉化等文學現象的

敲門磚。 

本文將以推進式寫法為主軸論述，以時代為節點，先分別討論六朝、初唐賦

體詩化現象，再將兩者相合，探討繼承及演進。第二節「六朝賦的詩化：以庾信

為中心」及第三節「初唐賦的詩化：以王勃、駱賓王為中心」，將先分別談論三

人賦之詩化的外在驅動力，及攸關個人情志的個人驅動力，並藉由「文章句式」、

「抒情言志」、「音樂性」三方面，分析賦作〈春賦〉、〈蕩子賦〉、〈春思賦〉及〈蕩

子從軍賦〉，體察賦體詩化的線索。而第四節「六朝至初唐賦體詩化的推進」，將

談論六朝與初唐文學間的繼承與開展，於相同題目下，相隔不同時代的文人，如

何於主題、內容，展現不盡相同的情懷，藉此說明六朝到初唐，賦體詩化的情形

於結構及情志方面，都有推進與開展。 

二、六朝賦的詩化：以庾信為中心 

（一）外部驅動力 

庾信所處時代六朝，詩賦合流現象尚未完全發跡，然庾信諸多賦作，如〈春

賦〉等，實已展現賦體詩化的端倪，因此被視為詩賦合流之重要推手。探其文學

大環境對文體之影響，可以從當時代流行的貴遊文學、同題競作來看。 

貴遊文學、文學集團的形成，根據王夢鷗先生的考證，源於上古的祝史星卜

之間，至戰國時獨立，並以宋玉、唐勒、景差為先進。11漢時皇室招攬文士，使

文學集團風氣大為興盛，並持續延續。文學集團的競作，對各代文壇皆有重大影

響，以建安文學為例，以曹氏父子為中心形成的文學集團，影響了鄴下、吳蜀等

地的文士，使文壇風氣一改前期印象。以賦作而言，繼承於漢代傳統大賦的同時，

亦開展出創新的題材、主題，於文風上也逐漸有別於前朝，展現昂揚剛健、任性

放達、隱逸等文氣。12 

而如此的文學集團，於六朝時期亦十分興盛，根據王夢鷗先生〈貴遊文學與

 
11 王夢鷗：〈漢魏六朝文體變遷之一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79年 6月），

頁 381-422。 
12  建安文學風格的開展與拓新參考廖國棟：《建安辭賦之傳承與拓新》（臺北市：文津出版社，

2000年）。 



陳祐暄：〈賦體詩化的演進：由庾信至王勃、駱賓王的考察〉 

138 

六朝文體的演變〉13一文，當時代文學集團興盛，貴遊文學及遊戲之作蔚為風潮，

受此文學活動影響，文人寫作時以娛耳悅目、追新鑄辭為首要目標，出現鋪排氣

勢之現象，文章因而出現「文章辭賦化」，形成因文學活動引發文體改變的因子。

又，針對如此貴遊文學，簡宗梧先生〈六朝世變與貴遊賦的衍變〉一文中，更是

直指遊戲之作對詩賦合流的影響： 

 

當貴遊賦傳播的方式改變，逐漸不再是聽人朗誦，而是自行閱讀吟詠，賦

的作者與讀者，同是長期濡染於典籍的讀書人，於是賦篇逐漸脫離口語，

創成另一種以發揮文字特色為重心的書面語。14 

 

賦的功能出現轉變，文學活動上，賦也不再僅僅成為為帝王服務的文體，在貴遊

文學及文學集團活動下，多了許多同題共作、更書面語的特徵，於句式、內容方

面，賦作也趨向精鍊、詩化。祁立峰先生也直接明言：「貴遊作為外緣活動實則

主導了很重要的驅動力與更替整個文學史動力結構的功能。」15說明貴遊文學對

於賦體詩化乃是具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而貴遊文學除了影響賦本身文體的特徵轉變外，亦影響時人文風。眾所皆知

庾信為宮體詩代表人物，而宮體創作亦受貴遊文學影響匪淺，於庾信之前、宮體

之前，貴遊文學的出現及發展，早已不斷使文學風格產生蛻變。於王夢鷗先生文

章中，特別提及於貴遊文學薰陶下，其父庾肩吾的文學風格： 

 

梁書庾肩吾有言：「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新變。至是，轉

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庾肩吾是屬於梁簡文帝蕭綱「高齊學

士」之貴遊文學集團。他們不僅承接永明體的新變，而從中於聲韻方面又

有所推進，故其靡麗復逾於往時了。16 

 

當中提及貴遊文人對永明體的接受、繼承及轉變，而其後開啟的宮體書寫，或許

仍是受貴遊文學、受大環境影響的新文體特色。以庾信作品為例，其參與蕭綱為

首的文學集團，有著諸多同題賦作，根據廖志強先生統整，如：蕭綱〈鴛鴦賦〉、

蕭繹（鴛鴦賦〉、庾信〈鴛鴦賦〉及徐陵〈鴛鴦賦〉；蕭綱〈晚春賦〉、蕭繹〈春

賦〉及庾信〈春賦〉；蕭綱〈對燭賦〉、蕭繹〈對燭賦〉及庾信〈對燭賦〉；蕭綱

 
13 王夢鷗：〈貴遊文學與六朝文體的演變〉，《中外文學》第八卷第一期（1979年 6月），頁 4-19。 
14 簡宗梧：〈六朝世變與貴遊賦的衍變〉，《中研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2000年 6月），頁 10。

轉引自祁立峰：《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年），

頁 117 
15 祁立峰：《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年），頁 119。 
16 王夢鷗：〈貴遊文學與六朝文體的演變〉，《中外文學》第八卷第一期（1979年 6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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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燈賦〉及庾信〈燈賦〉；蕭繹〈蕩婦秋思賦〉及庾信〈蕩子賦〉。17此些作品

包含本文欲討論的〈春賦〉、〈蕩子賦〉，屬同題賦作範圍，皆展現出宮體特色，

並開展與前朝不同之風氣。由以上兩則引文，可以發覺貴遊文學對於時代的重要

性及推動力，新興文學活動的出現，不僅替文學風格捎來新風氣，也讓文體內部

出現流動及推進。 

若回歸文體層面，六朝時期的賦體之所以會產生改變，向詩靠攏，亦受當代

流行文學影響，於大環境而言，鋪張揚麗的賦體已逐漸衰微，退出主流，徐公持

先生言： 

 

時至漢末，文壇風尚大變。賦不但失去了好大喜功的統治者的支撐，一般

讀者對於鋪天蓋地的辭藻攻勢也難以維持長久的興趣。與此同時，文人們

從「文溫以麗，意悲而遠」（《詩品》評「古詩」語）的審美新境界中得到

啟悟，開始重視那種不講求辭藻的鋪排張揚，也不強調物態的刻意描摹的

清新、自然、含蓄、精煉的風格，「一字千金」的風格，它與四百年中厚

積而成的賦的風格大異其趣。建安文人創作興奮點的大轉移，使賦喪失了

數百年來對詩的壓倒性優勢，連平分半壁的局面也幾難保有。文壇大勢由

辭賦中心轉變為詩歌中心，使得賦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18 

 

原本為帝王服務的功能不再，傳統賦作鋪張揚厲的行文漸漸淡出流行，為了挽救

賦作的頹勢，賦家開始嘗試吸取詩的特色，改造賦作、充實賦的優勢，形成賦體

詩化，因此當代文學主流現象，亦可說是賦體詩化的外部驅動力之一。徐公持先

生提及賦體的衰微，以文體角度說明詩賦合流；王夢鷗先生指出文章辭賦化、簡

宗梧先生指出賦趨向詩的特質，昭示貴遊文學及遊戲之作，對當時代的文人創作

及文體皆產生不小的影響，可見文體、環境皆為促使六朝詩賦合流興起的驅動力

之一。 

（二）個人內在驅動力 

而若將詩賦合流的原因訴諸於作者內心，以庾信而言，原於梁為官，頗有名

聲，然因時局動亂、戰爭頻仍，梁室終究亡國，庾信也成為遺臣，亡國後雖內心

有所不甘，然迫於現實出仕西魏，後仕北周。北朝為官期間，內心總是充斥矛盾

之情，一方面譴責身為遺臣靦顏事仇，一方面又為自身處境感到無可奈何，其作

於南朝時期風格駢麗，多宮體書寫，而後半生涯作品則多呈現憂鬱矛盾之情。其

 
17 廖志強：《南朝賦闡微》（臺北市：天工書局，1997年），頁 88。 
18  徐公持：〈詩的賦化與賦的詩化——兩漢魏晉詩賦關係之尋蹤〉，《文學遺產》1992 年第一期

（1992年 2月），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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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情志轉變以其作品〈春賦〉、〈枯樹賦〉、〈哀江南賦〉淺談之，〈春賦〉作於

偏安江南之時，〈枯樹賦〉作於出使西魏卻被困於長安之時，〈哀江南賦〉作於亡

國後，留困北朝之時。此三賦作寫作時代橫亙庾信的政治歷程，世局從偏安江南

的穩定，到侵擾不斷，終至於亡國，且靦顏事仇。細覽賦作內容，庾信的情志波

折亦體現於其中，雖說從單篇作品無法完整連貫庾信的生命，然而筆者企圖由點

到線，說明生命際遇對庾信的內在影響，及如何呈現於作品中，形成一種個己的

內在驅動力。 

於〈春賦〉中，處處洋溢著歡欣的情懷，華麗的宮廷及時人賞春的雅致，使

賦作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春景，呈現出偏安江南時，宮廷的安定與歡愉。作於受困

長安的〈枯樹賦〉，賦作中以「枯樹」為主要書寫對象，庾信「枯樹」的意象可

以說是文學史上重要的意象運用，枯樹的相關研究可以參考日籍學者興膳宏著作

〈枯木上開放的詩——詩歌意象譜系一考〉。19此賦作中體現出濃厚的衰殘之感，

文中以各種大樹比喻自身際遇，蓋為比興手法的展現。文中以枯樹寫內心的空虛

與破碎，化用典故，以遷任東陽的殷仲文連結自身政治的不情願。 

而寫於亡國後的〈哀江南賦〉，基調大抵為亡國之悲痛，及個己出仕西魏的

忿愧之情，文中還原歷史場景，並以「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

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

為而此醉！」20八句，寫武帝誤用「無賴」侯景，導致失國，加之河東譽王反叛

之事，陷於江陵，國家覆滅。21行文中已不見前期宮廷書寫一般，堆砌華美的歡

愉景致，更多的是凌厲的筆鋒、對歷史的哀慟，及個人的哀怨。從〈春賦〉、〈枯

樹賦〉到〈哀江南賦〉，可以看出庾信生平中的世變，即國家的動亂、坎坷的際

遇，而其中體現出的情志轉變，便是由安然自適怡然賞春，到衰殘的時局及衰老

的自我，至最後亡國的無奈與悲哀。際遇的轉折往往是詩人風格轉換之原因，而

內心情感豐沛的庾信，也將心志融於賦作中，成為詩賦合流的個己驅動力之一。 

（三）庾信〈春賦〉詩化現象分析 

 庾信賦作詩化的現象於文學史中頗為人關注，如于浴賢先生以明吳訥《文章

辨體序說》：「庾信〈春賦〉，間多詩語，賦體始大變矣。」說明庾信賦體詩化的

特徵在齊梁文壇上具有重要意義，且影響後世。22而本文將就賦作本身，具體探

求庾信賦作如何具有詩的特質，將以〈春賦〉及〈蕩子賦〉做討論，兩文除具備

 
19 可參考〔日〕興膳宏著，蔣寅譯：〈枯木上開放的詩——詩歌意象譜系一考〉，蔣寅編譯：《日

本學者中國詩學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頁 179-209。 
20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庾子山集》（臺北市：臺灣商務，1968年），頁 119-120。 
21 無賴指涉對象的考證，參考陳寅恪：〈讀哀江南賦〉，《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1年）。 
22 于浴賢：《六朝賦述論》（河北：河北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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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化特質外，同時也與下文初唐二賦有密切相關。首先先談〈春賦〉，為了更清

楚的呈現句式、章句，以下收錄庾信〈春賦〉原文：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

河陽一縣並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

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釵朵多而

訝重，髻鬟高而畏風，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

中。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之水。移戚

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石榴聊泛，蒲桃醱醅。芙蓉玉碗，蓮子金杯，

新芽竹笋，細核楊梅。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玉管初調，鳴弦暫撫，

〈陽春〉、〈淥水〉之曲，對鳳廻鸞之舞。更炙笙簧，還移箏柱，月入歌扇，

花承節鼓。協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車小苑，連騎長楊。金鞍始被，柘弓

新張。拂塵看馬埒，分朋入射堂。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荊山之玉梁。豔

錦安天鹿，新綾織鳳凰。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解神。樹下流杯客，

沙頭渡水人。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

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如花。23 

 

以下將由文章句式、體悟言志、音樂性三方面依序討論庾信〈春賦〉的詩化情形。 

1. 文章句式 

首先文章句式部分，將從文句字數與語法兩部分探析，綜觀魏晉南北朝之賦

作，該時代流行駢賦，因受駢文影響，大抵以四、六字為主，而觀庾信〈春賦〉

可以發覺其中五、七言字句比例高，前段、後段大抵皆由五七言句式組成，中段

敘寫羅列景物雖仍以四言為多，然五、七言佔據重要地位，且出現五、七言句式

現象，顯然為庾信刻意為之，行文中可發覺庾信將原本可以為四字之句子，延伸

增字至五言，如：「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一句，已有「捧、送」等文意明

確的動詞，庾信卻又添「至、來」二字，若去其贅字可寫為「綠珠捧琴，文君送

酒」即可，刻意的增字使文字更加動人，言語更詩化，展現句式巧妙之處。24 

而以語法角度來談，傳統賦作常以「動詞」作為一句之開頭，如〈子虛賦〉：

「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25然〈春賦〉中卻少有動詞至

於句首之情形，雖有類似「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之語法，然佔比較

 
23 所引原文皆出自〔北周〕庚信撰、〔清〕倪璠註釋：《庾開府全集 十六卷》（上海：中華書局，

1936年），頁 26-28。本文〈春賦〉引文皆出於此處，除特殊理由，下文將不再加註。 
24 祁立峰：《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年），頁 140 
25 〔漢〕司馬相如撰、〔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新華書店，1958

年），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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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且五、七言字數之句，更少動詞至於首字現象，四、六字句更多的為「釵朵

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等以名詞或形容詞開頭的。26 

2. 抒情言志 

庾信寫作〈春賦〉時，仍為晉室偏安江南之時，尚未經歷生命重大轉折，因

此行文間仍呈現出宮廷華麗和樂之春景，文中承襲傳統賦作主題，鋪張宮殿、美

人、酒饌、馬匹，體物言志之句大抵展現於文末，以「香」為線索，首尾相和，

以「披香殿裏作春衣」始，終於「屋裏衣香不如花」，並以「百丈山頭日欲斜，

三晡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等句，極寫春景之美好，及詩人的流連忘返，

於動亂之時局，仍有此閒適之情懷，透過春之美好，形塑偏安江南的「理想世界」，

為與喧嘩世間隔絕、貴遊的桃花源，更是成為南朝偏安江左的具體縮影及其情志

取向之重要隱喻。27。 

3. 音樂性 

庾信〈春賦〉為詩賦合流的開端之一，因此賦中音樂性不如王勃〈春思賦〉

明顯，然由句子中的節奏點，亦可以發覺其節奏感傾向詩體音樂性。尤其於七言

句式中，出現「2／2／1／2」停頓點詩系統，如：「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醉

莫還家」，加上停頓點則為「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家」；

「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則為「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

絲／即／橫路」。此處並非指「2／2／1／2」停頓為詩化的唯一線索或音樂性的

展現，僅是展現出〈春賦〉脫離傳統賦作固有的行文模式，趨向詩的語言。 

（四）庾信〈蕩子賦〉詩化現象分析 

接續討論，庾信〈蕩子賦〉原文如下：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恆冰合，關山唯月明。況復空牀

起怨，倡婦生離，紗牕獨掩，羅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

昔日蘭閨，羅敷總髮，弄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

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文織未成。游塵滿牀不用拂，

細草橫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臺，聞道夫壻定應迴。手巾還欲燥，愁眉

即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28 

 
26 祁立峰：《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新探》（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2006年），頁 139-

140 
27 許東海：〈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1 期

（2006年 6月），頁 146。 
28 〔北周〕庾信撰、〔淸〕倪璠注：《庾子山集注》卷一（臺北市 : 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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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章句式 

首先談及此賦作句式，和其〈春賦〉一般，此賦多用五、七言，經筆者統計，

五言者共 6句、七言者共 11句，佔總體 28句中高達 61%之比例，比〈春賦〉中

的 35%多上許多，或許受同題競作影響，庾信寫作〈蕩子賦〉時，顯然更有意識

的使用五、七言字句。而從語法結構來看，此賦作同樣少以動詞開頭，如「合歡

無信寄，迴文織未成。」、「蕩子辛苦逐征行」等，連用來鋪張景物的四字句，「紗

牕獨掩，羅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等句，皆未將動詞置於首字，蓋脫

離傳統賦作的展現。另外值得一提的，此賦作篇幅十分短小，僅有 28句，而如

前文所提，篇幅小亦是詩化特徵之一，綜觀庾信其他賦作，可以發覺並非只有〈蕩

子賦〉有篇幅短小情形，其〈七夕賦〉、〈鴛鴦賦〉也皆句數不多。 

2. 抒情言志 

接著言抒情言志部份，此作品作於庾信生平早期，仍蘊含宮體的色彩，雖題

蕩子，然可以發覺賦作中描述征夫的篇幅僅前四句，後大半篇幅皆聚焦於閨婦。

和〈春賦〉一樣，〈蕩子賦〉也為當時著名的同題題材，因此筆者認為此賦作情

志及抒情成分不如晚期作品深刻。雖說於詩化過程中，〈蕩子賦〉情志成分少，

但也能夠與初唐〈蕩子從軍賦〉產生對讀。 

3. 音樂性 

承接五、七言現象，〈蕩子賦〉中的文句，依然符合詩歌節奏點，如七言的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為「2／2／2／1」節奏點；五言的「手

巾還欲燥，愁眉即剩開。」為「2／1／2」節奏點。 

綜上所述，以時代、環境的外部驅動力而言，六朝已開始有賦作向詩靠攏的

現象，而若回歸庾信本身，其前、後期的際遇變動，也使寫作風格有所改變。具

體以文章句式、抒情言志、音樂性三方面看庾信賦體詩化現象時，可發覺此階段

賦作的結構、形式上確實有脫離傳統鋪張揚厲的開創，也更具詩歌的音樂性、藝

術性，然於情志的融入，卻還停留在表層。下文將進一步討論初唐時期，賦體詩

化的驅動力及具體的推演。 

三、初唐賦的詩化：以王勃、駱賓王為中心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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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部驅動力 

王勃與駱賓王所處年代為初唐時期，以文學史角度來談，初唐時期「詩」文

學逐漸興起，而賦作趨向衰微，初唐文人沾染了詩的語言後，為了一改賦之氣象，

逐漸從章句、用韻、比興方面向詩歌諸多特色靠攏。王勃便是在如此時代底下創

作，其作有飽含個人情志、章句詩化的賦作〈春思賦〉、〈採蓮賦〉等；亦有展現

個人實力，炫技為目的的律賦〈寒梧棲鳳賦〉。而除了受到詩作盛行的影響外，

王力先生提及初唐賦作出現五七言現象，實承襲六朝庾信： 

 

六朝賦到了後期，有明顯的詩歌化趨勢，多夾用五七言詩句。例如庾信的

〈春賦〉，前以七言詩起，後以七言詩結，中間也雜有七言詩句。這種賦

到初唐更盛，可說是駢賦的變體。29 

 

而簡宗梧先生進一步說明唐代文體句式的「五七言詩句」，即是一種詩賦合流的

現象，言： 

 

在唐賦中用五七言詩句最顯著者，是王勃〈春思賦〉和駱賓王〈蕩子從軍

賦〉。鈴木虎雄還說：「明李夢陽改駱賦中數句，成七言歌行〈蕩子從軍行〉，

可知此類賦體與七言古詩之相類似。」這種雜用五七言詩句的賦體，則在

七言古詩興盛之後，逐漸為其所取代，只是模糊詩賦分野的現象還是存在

著。30 

 

指出初唐王勃、駱賓王承六朝餘風，沿襲庾信等人的五七言句式，形成賦體詩化，

而五七言也更進一步進入賦體當中。耑此，本文探討六朝到初唐賦體詩化時，亦

將王勃〈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納入討論焦點，探析兩者和庾信賦作

的承襲與演進。後文以句式探討賦作詩化現象時，亦將「五、七言」使用及比例

作為檢視詩化的標準之一。 

而以綜觀角度著眼，唐朝大時代下的文壇，興發、經歷的「古文運動」可以

說是舉足輕重，而簡宗梧先生亦注意到此文學運動的影響，談古文運動對文壇、

文體及大環境的開創： 

 

唐律賦形成的階段，也正是古文運動正興盛的時期。由於賦與其他文類的

緊密關係，更因為六朝文體的形成，原本只是一個「文章辭賦化」的現象，

所以唐人對六朝文體的改革，勢必反映在賦體的變革上，尤其在語言形態

 
29 王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 1289。 
30 簡宗梧：〈試論唐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 5月），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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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因此，古文運動的推展，就帶動了馬積高所謂的新文賦有所開拓。

31 

 

雖以律賦作為說明對象，但亦提到賦體的整體變革，從六朝始，反映在語言型態

的改革，也進一步彰顯賦體變革、詩賦合流，乃隨著古文運動的發展，有其推演。 

（二）個人內在驅動力 

 談完大環境整體的影響、推演，接續將詩賦合流訴諸於作者背景、創作心態，

下文將分別討論王勃、駱賓王的個人內在驅動力，以知人論事角度，以作者生平

對應相關作品論述。 

1. 王勃 

王勃同庾信一般，同樣有生命重大轉折，王勃童年相當早慧，擁有極高才情

的王勃，對未來仕途懷抱極大志向，不乏寫作干謁作品，展現自己才華與對入世、

功名熱烈的渴求，可惜如此的干謁並未受到重用，終究無法實現己身儒家的抱負。 

王勃政治生涯有兩次巨大轉折，此二轉折皆動盪王勃整個人的際遇及心志。

渴求功名處處自薦的王勃，首次受到重用便是擔任沛王侍讀，可惜未能春風得意

太久，便因為寫作遊戲性質的〈檄英王雞〉觸怒高宗，被流放，後入蜀漫遊。滿

懷壯志的熱血青年，心中產生強烈的怨懟及不甘，此時期的作品也多展現出不平

之氣。入蜀漫遊幾年後，王勃心態漸趨消極，萌生隱遁山林的念頭，但同時也不

乏有懷功名而悲歲月之嘆，出現仕與隱、進與退的矛盾情感。漫遊結束後，王勃

受徵召，並自請於虢州擔任參軍，便是於此時，遭遇人生第二次重大事件。於參

軍期間，王勃出於同情，藏匿犯罪官奴，卻因事跡敗露，於慌亂不擇手腳下，殺

害官奴。此舉使王勃成為藏匿罪犯與殺人的死囚，所幸巧遇天下大赦，王勃方能

免於一死，然而歷經仕途黑暗、生死關頭的王勃，決意隱遁南海。駱祥發先生以

浪濤與宦海，32描寫王勃起伏的政治生涯，於波瀾壯闊的際遇下，從一個熱衷功

名，積極干謁的少年，轉變為心灰意冷，隱遁山林的青年，其中夾帶著不平、自

我懷疑等進與退的矛盾游移，讓王勃詞藻華美的作品也不失真情流露。 

以其賦作為例，王勃早期撰寫的〈寒梧棲鳳賦〉，33以高貴的鳳鳥為書寫對象，

實為詩人的個己托寓，賦作中「出應明主，言棲高梧」、「可謂擇木而俟處，卜居

而後歇」等句，皆凸顯對自身能力的自信，及期望受到明主重用的渴望。值得注

 
31 簡宗梧：〈試論唐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 5月），頁 5。 
32 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頁 106。 
33 所引原文接出自〔唐〕王勃撰、〔清〕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臺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

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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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此篇賦作為律賦，文字對仗工整、聲律和諧，又不乏典故及情志的展現，

如此精緻、炫技的作品，不難從中看出王勃滿滿的企圖心及自信。王勃生平中有

另一首以鳥作為託喻對象的賦作〈江曲孤鳧〉，34寫作於生平晚期，一改高貴的鳳

鳥姿態，而是以平凡的、悠游的鳧為書寫對象，賦作中不乏「甘辭稻粱之惠焉，

而全飲啄之志也」等傾向歸隱的句子，寫出經歷政治波折後，沉澱干謁之心，露

出隱遁山林的渴望。從鳳凰銜詔的宏志到孤鳧自樂的隱逸，王勃在其文學創作中

寄遇了自己對事業起落的心理狀態。35由前期與後期賦作寫作基調，王勃情志的

轉變昭然若接。 

2. 駱賓王 

同為初唐四傑的駱賓王，則有著頗具神秘色彩的一生，年幼聰慧的駱賓王，

初為道王府屬，後授奉禮郎，接著投筆從戎，遠至塞上開啟從軍生涯，期間不乏

有邊塞題材的詩賦。然而，於任侍御史期間，因上疏言事得罪武則天，被贓入獄，

寫下〈在獄詠蟬〉名篇，雖後被釋放，然如此坎坷的政治仕途，也讓駱賓王「鞅

鞅不得志」。而後駱賓王加入徐敬業討伐武則天的陣營，兵敗後駱賓王下落不明。

36綜觀其作品，其中軍旅題材頗豐，下文將探討的〈蕩子從軍賦〉亦是著名的軍

旅作品。筆者認為駱賓王軍旅作品，是真實可見軍旅苦辛及抱負的，〈久戍邊城

有懷京邑〉中「懷鉛慙後進。投筆願前驅。」、37〈從軍中行路難〉中「昔時聞道

從軍樂。今日方知行路難。」38等句，雖非賦體創作，卻真實反映駱賓王情志與

生活，而切身的體驗也使其〈蕩子從軍賦〉，比起賦體慣用的征夫、閨婦主題，

多了那麼一絲真情。 

（三）王勃賦作詩化現象分析 

探析初唐賦體詩化現象時，同樣使用「文章句式」、「抒情言志」及「音樂性」

三方面作為檢視標準。本文將以〈春思賦〉39為焦點，探討王勃的賦體詩化，由

於原文過長，全文請詳見附錄。 

 
34 所引原文接出自〔唐〕王勃撰、〔清〕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頁 32-34。 
35 陳偉強：〈從寒梧棲鳳到江曲孤鳧——王勃入蜀前後的賦體創作〉，《清華學報》第 46卷第 3期

（2016年 9月），頁 457-493。按：陳偉強先生對王勃鳥類書寫進行三層次分析，本文參考陳

偉強先生觀點進行論述，其餘詳細的開展，可見此文。 
36 關於駱賓王的去向，歷代說法眾說紛紜，有逃亡、投水、伏誅、隱匿出家等說法。 
37 〔唐〕駱賓王著、〔清〕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年），

頁 129。 
38 〔唐〕駱賓王著、〔清〕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年），

頁 137。 
39 由於原文過長，〈春思賦〉原文詳見附錄。〔唐〕王勃撰、〔清〕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臺

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頁 35-40。本文〈春思賦〉引文皆出於此處，除特殊理由，下文

將不再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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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章句式 

首先談及句式，承襲庾信〈春賦〉多五、七言特色，王勃〈春思賦〉中五、

七言比例更高，根據統計，全賦共有 202 句，其中五七言佔 163 句，佔比高達

81%，40受〈春賦〉影響甚多外，亦受初唐五、七言詩流行影響甚深，為明顯之

詩賦合流現象。而語法部分，和庾信〈春賦〉一般，少用動詞開頭，多用名詞、

形容詞、虛詞做開頭，由於數量眾多，於此便不多做舉例。除此之外，可以發覺

〈春思賦〉中出現許多頂真句式，如「前旌已映洛陽宮。洛陽宮城紛合沓」，及

許多類疊句式，如「亦有當春逢遠客，亦有當春別故人」，頂真及類疊、對偶的

出現除了增加句式的整齊、鋪寫外，更可以增添文句的迴還覆沓節奏感及音樂性，

針對此部分，將於下點討論。 

2. 抒情言志 

〈春思賦〉寫於王勃入蜀後，不再意氣風發、並且渴求功名士不遇之時，同

樣敘寫春景，不同於庾信，行文間充斥著許多情緒性字眼，如：「厭他鄉之苦辛」、

「恨雕鞍之屆晚，痛銀箭之更賒」其中「厭、恨、痛」字皆傳達出王勃的憤懣之

情；且文中出現許多傷今懷惜等追憶情懷，如：「傷紫陌之春度，惜青樓之望遠」、

「遙憶帝鄉春」等傷春情懷，寫入蜀前之美好念想。如前文所言，其序文：「目

極千里傷春心」融合楚辭之抒情，並模仿潘岳〈秋興賦〉序言：「於是染翰操紙，

慨然而賦。於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41兩者一春一秋，皆為因季節引發心中

無限感思，作品名稱春「思」賦便傳達出作者不僅僅將作品當作純粹的詠物賦，

而是透過敘寫春景寄託生命思索。而王勃詠物賦出現體物感志情形也並非只有

〈春思賦〉一篇，如其〈澗底寒松賦〉： 

 

王勃在賦中常常流露的是「時運不濟、命途多舛」的人生喟歎，他旅遊蜀

地，至一人跡罕到之處，見一松樹冒霜帶雪蒼然百丈，遂歎息此松「托非

其所」，感作〈澗底寒松賦〉。賦中直抒胸臆：「徒志遠而心屈，遂才高而

位下。」借松「興寄」自己身居下位而心比天高的情懷。〈序〉云：「物有

類而合情，士因感而成興。」就是說主體在客體中找到情感的對應物，正

可寄託自己的感情志操，故寫成詠物賦。42 

 

如戴偉華先生之研究，〈春思賦〉中亦帶有王勃「興寄」的聯想，寫景詠物的同

 
40 統計數據來自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頁 227。 
41 〔晉〕潘岳撰、〔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新華書店，1958年），

頁 1980。 
42 戴偉華：〈初唐詩賦詠物「興寄」論〉，《文學遺產》1992年第二期（1992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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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兼含抒情，將內心的不評語憤懣加諸於春景之上，使賦作文句脫離傳統賦作

的純粹寫物，而更能從中體察作者心緒。而於賦作的最後，王勃也不忘加入個人

期許：「年年送春應未盡，一旦逢春自有人」雖然春天年年都將終於盡，然作者

卻言「應未盡」，是對來年的期許，即使來年之春依然不得志，但只要為春天，

自有人在，寄託心中隱微的期許。 

3. 音樂性 

〈春思賦〉中音樂性的詩化現象體現於諸多地方，首先，承襲庾信「2／2／

1／2」停頓點詩系統，賦作中五、七言詩句也多呈現「2／2／1／2」句式，如：

「鳳凰山上花無數，鸚鵡洲中草如積」可拆解為「鳳凰／山上／花／無數，鸚鵡

／洲中／草／如積」、又如「玉臺金闕紛相望，千門萬戶遙相似」為「玉臺／金

闕／紛／相望，千門／萬戶／遙／相似」；除此之外，亦有「2／2／2／1」形式，

如「競道西園梅色淺，爭知北闕柳陰稀」為「競道／西園／梅色／淺，爭知／北

闕／柳陰／稀」。行文間富有節奏感，錯落有致，停頓的層次感增添整體賦作韻

律性、音樂性。 

根據陳偉強先生之研究，王勃〈春思賦〉中其實加入許多樂府特質，如「羌

笛唯橫隴路風，戎衣直照關山月」，為融合樂府〈隴頭水〉和〈關山月〉，呈現出

邊塞之景。又如「鳳移金谷舞，鶯引石城歌」加入前代樂歌〈石城樂〉，描寫當

代生活。43樂府之外，賦作中亦融合歌行特色，葛曉音先生提及，七言歌行特色

如下： 

 

像〈飲馬長城窟行〉、〈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西門行〉、〈豔歌何嘗

行〉等，不少句子用頂針格連接，如「池中有鴛鴦，鴛鴦七十二」、「夾毅

問君家，君家誠易知」（〈相逢行〉），「綿綿思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

見之。夢見在我旁，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飲馬長城窟行〉）等等。

此外排比句也較常見，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飲馬長城窟行〉）、

「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相逢行〉）、「上有……下有……」「大婦……

中婦……小婦……」（〈長安有狹斜行〉）等等。這些句式都是最能體現短

促而又反覆的節奏感的。44 

 

由上引文可見，頂真、排比等連結相同結構句式的現象，形塑出短促反覆的音樂

性，除節奏感強烈外，亦有迴還覆沓的強調作用，增添作者個人主觀情感。而〈春

 
43 陳偉強：〈發揮新體：王勃樂府詩的復變〉，《東方文化》第 50期第一卷（2018年），頁 8-9。 
44 葛曉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發展——兼論歌行的形成及其與七古的分野〉，《文學遺產》1997

年第五期（1997年），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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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賦〉中亦有頂真與排比運用。文中共有四處：「前旌已映洛陽宮。洛陽宮城紛

合沓」、「應知歲序歇紅顏。紅顏一別同胡越」、「迴笳出上蘭。上蘭經鄠杜」、「青

牛近出章臺路。章臺接建章」45，地名的連接，形成空間更進一步推進之感，聲

律上也有更加強調、循環的節奏感。此外，賦作中亦有類疊等重複字句之用法，

如：「春水春魚樂，春汀春雁舉」，短短兩具中用四「春」字，不僅極具節奏感，

且琅琅上口。 

而類疊、排比句式的展現於「亦有當春逢遠客，亦有當春別故人」的「亦有

當春……亦有當春……」結構；「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家。狂夫去去無窮已，

賤妾春眠春未起」的「狂夫……賤妾……。狂夫……賤妾……」結構；「傷紫陌

之春度，惜青樓之望遠。紫陌青樓照月華，珠帷黼帳七香車。」的「紫陌」重出；

自然也有如〈長安有狹斜行〉中的映襯關係，如「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祠

后土」的今昔對比。由停頓點、頂真、排比及相同自連用之情形，可以發覺〈春

思賦〉詩化的特性已躍然紙上。 

（四）駱賓王賦作詩化現象分析 

 接續以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為主，討論駱賓王賦作如何詩化，其原文如下： 

 

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掃陣雲。隱隱地中鳴戰鼓。迢迢天上出將軍。

邊沙遠雜風塵氣。塞草長垂霜露文。蕩子辛苦十年行。回首關山萬里情。

遠天橫劒氣。邊地聚笳聲。鐵騎朝常警。銅焦夜不鳴。抗左賢而列陣。屯

右校以疏營。滄波積凍連蒲海。雨雪凝寒徧柳城。若乃地分元徼。路指青

波。邊城暖氣從來少。關塞寒雲本自多。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蒼蒼太史

河。既拔距而從軍。亦揚麾而挑戰。征旆淩沙漠。戎衣犯霜霰。樓船一舉

爭沸騰。烽火四連相隱見。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電。終取儶而

先鳴。豈論功而後殿。征夫行樂踐榆溪。倡婦銜怨守空閨。蘼蕪舊曲終難

贈。芍藥新詩豈易題。池前怯對鴛鴦伴。庭際羞看桃李蹊。花有情而獨笑。

鳥無事而恆啼。見空陌之草積。知闇牖之塵栖。蕩子別來年月久。賤妾空

房更難守。鳳凰樓上罷吹簫，鸚鵡杯中休勸酒。聞道書來一雁飛。此時緘

怨下鳴機。裁鴛貼夜被。薰麝染春衣。屏風宛轉蓮花帳。牕月玲瓏翡翠幃。

箇日新粧始復罷。祗應含笑待君歸。46 

 

 
45 「……章臺路。章臺……」此句雖非傳統定義上的頂真，然此處仍將此句納入，視為地名與地

名的連接，且兩句的銜接確實有為音樂性加分的作用。 
46 〔唐〕駱賓王著、〔清〕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年），

頁 193-198。 



陳祐暄：〈賦體詩化的演進：由庾信至王勃、駱賓王的考察〉 

150 

1. 文章句式 

〈蕩子從軍賦〉可以說是五、七言比例極高的一首賦作，顯然駱賓王效庾體

創作的同時，更進一步刻意的以七言為主書寫，賦作中五言共 8 句、七言共 34

句，光是七言便佔總體 54句的一半以上，五、七言句合起來佔全文的 78%，也

難怪此賦作往往被視為結構上詩賦合流最明顯的代表作之一。而本賦作也少用動

詞開頭，其句數過多，在此便不多說明。於修辭方面，可以發覺此賦作善用「疊

字」的類疊修辭，此亦影響下文將提及的音樂性。 

2. 抒情言志 

此賦作創作動機，除了仿庾信作品外，清人陳熙晉箋注時云： 

 

臨海夙齡英俠。久戍邊城。慷慨臨戎。徘徊戀闕。借子山之賦體。攄定遠

之壯懷。絕塞烟塵。空閨風月。雖文託豔冶。而義協風騷。47 

 

提及駱賓王寫作此賦時，受真實軍旅體驗影響，一方面懷抱壯志，一方面又眷戀

故鄉。有此背景知識再回頭看〈蕩子從軍賦〉，可以發覺相較庾信〈蕩子賦〉和

征夫相關文句僅有四句，駱賓王賦作中征夫與閨婦主題書寫篇幅各半，不似庾信

僅聚焦於婦人，駱賓王對軍旅、塞外景致都有更深入的描摩與體悟，或許肇因於

駱賓王切身的軍旅體驗，引發的情志。和駱賓王其他從軍之作〈久戍邊城有懷京

邑〉對讀，賦作中之個人情志更顯生動。 

若對照〈蕩子賦〉及〈蕩子從軍賦〉原文，〈蕩子賦〉：「蕩子辛苦逐征行，

直守長城千里城。」；〈蕩子從軍賦〉：「蕩子辛苦十年行。回首關山萬里情。」同

樣的主題、相類的句式，駱賓王於仿作時將「千里城」化用為「萬里情」，筆者

以為相較於庾信純粹的寫景，駱賓王的「情」字，48展現了蕩子身後，不僅僅是

欲守護的城池，更是心中繫念的家國、家園、家人，且是比千里城池更綿長、更

動人的萬里情，或許便是投射了駱賓王從軍時內心的感觸。 

3. 音樂性 

此賦作五、七言詩句亦具有詩歌的節奏，如「胡兵十萬起妖氛。漢騎三千掃

陣雲。」為「2／2／1／2」；「遠天橫劒氣。邊地聚笳聲。」為「2／1／2」節奏

 
47 〔唐〕駱賓王著、〔清〕陳熙晉箋注：《駱臨海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1 年），

頁 193。 
48 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的「情」字，亦出現於另一個化用庾信作品之處，〈蕩子從軍賦〉中：

「花有情而獨笑。鳥無事而恆啼。」化用庾信〈小園賦〉：「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從「何事而逐」變成「無事而啼」；「何情而聽」轉為「有情而笑」，駱賓王情字的成分更篤定，

或許駱賓王為有意識的在化用「情」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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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除此之外，筆者觀察到〈蕩子從軍賦〉中「疊字」運用情形頗多，共計六處：

「隱隱地中鳴戰鼓。迢迢天上出將軍。」、「嚴風凜凜將軍樹。苦霧蒼蒼太史河。」、

「戈文耿耿懸落星。馬足駸駸擁飛電。」如此疊字的運用，形塑賦作短促反覆的

現象，增添文句音樂性。 

以上先以時代與個人為線索，談論賦體詩化背後的驅動力，含受環境影響的

外部驅動力及作者個人際遇的個人內在驅動力。接著透過「文章句式」、「抒情言

志」、「音樂性」三方面，分析了王勃〈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的詩化

現象，下文將建立於此，以結構、情志分析，談論六朝至初唐賦體詩化的演進。 

四、六朝至初唐賦體詩化的推進 

初唐受六朝作品影響甚深，本文想藉此探討朝代與朝代間，賦體詩化的推進，

基於上文的討論，本文將詩化的推進，分為「結構」及「情志」二方面談論，前

者指賦作中五七言現象等，後者指詩人寫作時，情志的融入，試圖窺見六朝——

初唐的繼承與轉化，填補文學傳承的空白。 

（一）詩化於結構 

首先，如前文所言，庾信、王勃、駱賓王賦作五、七言比例皆多於同時代其

他賦作，由下表 1即可看出賦作中五、七言比例的擴增： 

表 1 庾信、王勃、駱賓王作品五、七言句式佔比49 

 五言 七言 總句數 佔比（％） 

庾信〈春賦〉 8 14 62 35 

庾信〈蕩子賦〉 6 11 28 61 

王勃〈春思賦〉 53 110 202 81 

駱賓王〈蕩子從軍賦〉 8 34 54 78 

 

由上表，可以發覺〈春賦〉到〈春思賦〉五七言比例從 35%增加到 81%；〈蕩子

賦〉到〈蕩子從軍賦〉由 61%增加至 78%，可見隨著朝代推進、文學接受，以及

唐朝大時代氛圍影響下，賦作結構確實漸漸往詩靠攏。 

而於使用類疊修辭等，使賦作更添音樂性的現象，初唐顯然又比六朝有更多

音樂化傾向。如相較於庾信〈春賦〉，王勃〈春思賦〉多用頂真、類疊等重複字

句方式，使賦作有如詩一般迴還復沓；而同樣承庾信的〈蕩子從軍賦〉，亦比〈蕩

 
49 表格中統計數據部份為筆者自行統計結果，部份來自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北京：東方出

版社，1993年），頁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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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賦〉多了更多疊字使用情形。簡而言之，以賦作結構角度來談，初唐承六朝餘

韻，接受並深化五、七言現象，賦作亦具備詩歌節奏點，皆脫離傳統賦作動詞置

於首句情形，且更有意識的將音樂的特性融入賦作當中。 

（二）詩化於情志 

談完結構方面的詩化，下文將以情志為線索展開討論，筆者以為，賦體詩化

除了賦作結構上的轉變外，情感的融入亦是重要的詩化環節之一。傳統賦作寫作

目的是諷諫或歌功頌德，因此情感成分較為薄弱，然自魏晉時期抒情小賦興起後，

情感便逐漸滲透入賦作之中，至初唐賦家甚至會以賦作展現個人情志，筆者以為

「詩情」於賦作中開展，亦是六朝—初唐文學現象值得討論的問題。 

下文將擇王勃〈春思賦〉為主要探討對象，50首先就王勃寫作〈春思賦〉的

動機切入，談論王勃如何將個人情壞，託物於春、抒發情志。接著比對庾信與王

勃賦作中運用的主題，分析於相同主題的書寫下，王勃如何於賦作中，開展更多

的個人情志。透過文本比對，得以發覺初唐賦作比六朝賦作情感更加濃烈，推進

賦的詩化。 

從個人情志角度出發，細觀〈春思賦〉序文，可發覺王勃創作賦的動機實為

「春之所感深矣」，進而抒發內心傷春悲歲月之情，其序文如下： 

 

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遊歲序。殷憂明時，坎壈聖代。

九隴縣令河東柳太易，英達君子也，僕從游焉。高談胸懷，頗泄憤懣。於

時春也，風光依然。古人云：「風景未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不其悲乎？」

僕不才，耿介之士也。竊稟宇宙獨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氣，雖弱植一介，

窮途千里，未嘗下情於公侯，屈色於流俗，凜然以金石自匹，猶不能忘情

於春。則知春之所及遠矣，春之所感深矣，此僕所以撫窮賤而惜光陰，懷

功名而悲歲月也。豈徒幽宮狹路，陌上桑間而已哉？屈平有言：「目極千

里傷春心。」因作〈春思賦〉，庶幾乎以極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爾。51 

 

文中點明寫作年代為「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時，即入蜀後作品，其創作源

由為看見春景年年依舊，身世處境卻截然不同，因而興發古人「不其悲乎？」之

嘆。而寫作目的也透過序文簡單直白的寫出，為「受天地不平之氣」決意「高談

胸懷，頗泄憤懣」。其寫作動機完全出自於內心，感物自然、緣情而發，可見王

勃欲透過賦體寫出內心「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之情，寫作賦作時，

 
50 由於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的情志已於上文有些許著墨，故礙於篇幅，本段落將則情志較為豐

沛的〈春思賦〉作為主要分析對象。 
51 〔唐〕王勃撰、〔清〕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臺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頁 35-40。本

文〈春思賦〉引文皆出於此處，除特殊理由，下文將不再加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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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強烈的個人驅動力，和屈原的抒情一般，〈春思賦〉一文為「析心」服務，

或許王勃除藉由賦體抒發內心不平外，亦透過創作分析、釐清自己的內心世界，

企圖尋求自我與世界的平衡，也由此將賦作拉出傳統諷諫的囿限，帶出文體更多

的可能。 

而進一步由內容為線索，王勃〈春思賦〉為承襲庾信〈春賦〉而來，雖說兩

者題材相近，文中傳達的情志卻大相迥異，比對兩人賦作，本文羅列王勃直接化

用庾信主題、字句，包含園林、美人、音樂、仕宦等，見下表 2： 

表 2 庾信〈春賦〉與王勃〈春思賦〉相同主題對應 

主題 庾信〈春賦〉 王勃〈春思賦〉 

園林 

河陽一縣並是花，金谷從來滿園

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

即橫路。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

而爭渡。 

帝鄉迢遰關河裏，神皋欲暮風煙

起。黃山半入上林園，元灞斜分

曲江水。 

戚里繁珠翠，中閨盛綺羅，鳳移

金谷舞，鶯引石城歌。 

美人 

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

釵朵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

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

影來池裏，花落衫中。 

紫陌青樓照月華，珠帷黼帳七香

車。蛾眉畫來應幾樣，蟬鬢梳時

髻欲斜。 

音樂 

玉管初調，鳴弦暫撫，〈陽春〉、

〈淥水〉之曲，對鳳廻鸞之舞。

更炙笙簧，還移箏柱，月入歌扇，

花承節鼓。 

斂態調歌扇，迴身整舞衣。 

仕宦戎馬 

協律都尉，射雉中郎，停車小苑，

連騎長楊。金鞍始被，柘弓新張。

拂塵看馬埒，分朋入射堂。 

恨雕鞍之屆晚，痛銀箭之更

賒。……杏葉裝金轡，蒲萄鏤玉

鞍。聳蓋臨平樂，迴笳出上蘭。

上蘭經鄠杜，揮鞭日將暮。 

 

以上主題為傳統賦作中常見的題材，且重出於庾信、王勃賦作當中，然雖使用相

同主題、相同字句，庾信寫作的出發點，和王勃寫作的出發點，卻相當不同，當

庾信以宮體之筆描繪欣欣向榮春景時，王勃將個人情志投射，以體物、比興之筆，

寫下個己的春情。其中最明顯的當以「仕宦戎馬」主題，王勃賦作中不再是鋪張

揚厲、排場誇張的場景，而多了些許征夫之勞苦、邊塞之景色，可見王勃之於庾

信的突破。有關王勃賦作中濃厚的情感，陳偉強先生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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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信敘寫春日景致，再加上齊梁文人作擬樂府就遊子思婦相思之情加以敷

陳，孕生了「經驗匱乏者的遊戲」的邊塞詩。這些文學經驗為王勃等初唐

文人所吸收，於是王勃在使用樂府舊題進行創作時，把前人的題材和形式

融入作品中，而當中最重要的是以自我抒情為創作目的，因此這些作品都

帶有濃厚的自敘色彩。52 

 

同樣的季節、同樣的題目、同樣的主題，卻帶給詩人、讀者不一樣的感受，是有

趣且值得注意的現象，下表 3將進一步羅列出相同主題、不同情志的書寫，藉此

討論王勃賦作情志的深化。 

表 3 〈春賦〉與〈春思賦〉主題與情志對比 

主題 庾信〈春賦〉 王勃〈春思賦〉 

美人主題 

美人： 

「釵朵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眉

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 

閨怨美人： 

「蛾眉畫來應幾樣，蟬鬢梳時髻欲

斜。」、「因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

家。狂夫去去無窮已，賤妾春眠春未

起。自有蘭閨數十重，安知榆塞三千

里。」、「語道河源路遠遠，誰教夫壻

苦行行？君行塞外多霜露，為想春

園起煙霧。遊絲生冒合歡枝，落花自

遶相思樹。春望年年絕，幽閨離緒

切。」、「君度山川成白首，應知歲序

歇紅顏。紅顏一別同胡越，夫壻連延

限城闕。」 

仕宦主題 

朝廷之意氣風發： 

「金鞍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

埒，分朋入射堂。」 

 

征夫： 

「恨雕鞍之屆晚，痛銀箭之更賒。」 

「春色朝朝異，邊庭羽書至，都護新

封萬里侯，將軍稍定三邊地。長旆猶

銜掃雲色，寶刀尚擁干星氣。昨夜祁

連驛使還，征夫猶住雁門關。……復

聞天子幸關東，馳道煙塵萬里紅。析

羽搖初日，繁笳思曉風。後騎猶分長

樂館，前旌已映洛陽宮。」 

 
52 陳偉強：〈發揮新體：王勃樂府詩的復變〉，《東方文化》第 50期第一卷（2018年 8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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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書寫： 

主要描寫地點 

宮廷：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

衣」、「河陽一縣並是花，金谷從來滿

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

橫路。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

渡。」 

塞外： 

「君道玉門關，何如金陵渚？」、「羌

笛唯橫隴路風，戎衣直照關山月。」 

 

春 

賞春： 

「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

飛。」 

傷春： 

「春色徒盈望，春悲殊未歇。」、「為

問逐春人，年光幾處新？何年春不

至？何地不宜春？亦有當春逢遠

客，亦有當春別故人，風物雖同候，

悲歡各異倫。」 

體物 

歡愉： 

「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

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如

花。」 

惆悵→自勉： 

「長卿未達終希達，曲逆長貧豈剩

貧。年年送春應未盡，一旦逢春自有

人。」 

 

首先「美人主題」於庾信賦作中為：「釵朵多而訝重，髻鬟高而畏風，眉將

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寫春景下，越發鮮豔動人的窈窕美人，庾信以髮型、

髮飾、眉型等細微的書寫，描繪出美人精緻的面容，並且和春天絢爛繽紛的花朵

相較，形成人面桃花相映紅之趣味，為庾信宮體風格的展現。而於王勃賦作中的

美人，一改春天美好的、青春的形象，取而代之的則為青春漸漸流逝、苦苦守候

的閨怨美人，賦作中美人「蛾眉畫來應幾樣，蟬鬢梳時髻欲斜。」同樣以眉型與

髮型描摩美人，然卻呈現出首如飛蓬懶梳妝的閨怨女子形象，畫眉毛的樣式越發

單調、所梳的髮型越發凌亂，無一不昭示出「誰教夫壻苦行行？」、「狂夫去去無

窮已，賤妾春眠春未起。」及「春望年年絕，幽閨離緒切。」的後悔與怨嘆。相

較於庾信宮體的書寫，於美好春景下，落魄的美人，是否也是王勃自我投射的展

現？ 

隨之，談及賦作中的「仕宦主題」，庾信「金鞍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

埒，分朋入射堂。」的描寫，透露出當官的志得意滿，由金鞍、新弓等器物的配

戴及「看、入」等張揚的動詞，皆顯示朝廷為官的氣派，同時凸顯朝廷的磅礴氣

象及意氣風發，帶有歌功頌德的宮廷書寫色彩。而王勃之作品呼應閨怨美人主題，

仕宦書寫多以「征夫」形象為主：「昨夜祁連驛使還，征夫猶住雁門關。」由祁

連、雁門關等空間及「馳道煙塵萬里紅」等句，凸顯出該時代征夫之苦及社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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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實。而同樣為對武器的描寫「恨雕鞍之屆晚，痛銀箭之更賒。」以「恨、痛」

字，融入主觀情感，閨怨和征夫主題之結合，一改春天的蓬勃，而是蒙上辛勞、

憤懣之情節，頓時和王勃不得志之形象不謀而合。 

而由仕宦主題延伸，筆者同時注意到兩人作品中呈現不同樣的空間書寫，庾

信寫宮廷的意氣風發，因此可以發覺其作品空間大多展現出宮廷建築、庭園之美：

「河陽一縣並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開上

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以奢華的金谷園、香殿與香草之呈現，描寫人人爭

渡的畫面，顯現宮廷的華美。而以征夫為主要書寫對象之一的王勃，則將空間聚

焦於塞外，如：「君道玉門關，何如金陵渚？」、「羌笛唯橫隴路風，戎衣直照關

山月。」雖仍有樓閣庭院之描述，然中段至末段感傷之敘寫主軸，較偏向離京甚

遠的塞外，以追憶離別堆疊空間情感，呼應王勃離京入蜀的情懷。 

整體而言，兩人的賦作皆是建立在季節上的書寫，因此兩人對「春」之主題

皆多有著墨，然由主題角度而言，兩人的春展現出不同面貌。庾信的春為「賞春」，

由「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百丈山頭日欲斜，三晡未醉莫還家。」

等富有生機、依依不捨之情，可見庾信賞春之樂，因此〈春賦〉中的春，為愉悅

和諧的春。而王勃的春為「傷春」，由「春色徒盈望，春悲殊未歇。」、「為問逐

春人，年光幾處新？何年春不至？何地不宜春？亦有當春逢遠客，亦有當春別故

人，風物雖同候，悲歡各異倫。」發覺句子中多帶有「悲」之情調，且以連續問

句抒發內心的無可奈何，此處的春，已不再是和樂美好的形象，而是惆悵的載體，

充盈王勃的無奈。春仍一如既往的欣欣向榮，然賞春者卻已無欣賞春，於是，王

勃對春之描寫不如庾信賦有著豔冶色調，而多使用不鮮豔、平淡的詞彙，如「競

道西園梅色淺，爭知北闕柳陰稀？」其中「淺、稀」皆呈現春意闌珊之感。由此

可見〈春思賦〉之春為傷春，同時呼應序文，由於心中抑鬱的不平之氣，感受到

春將消逝時，興發「知春之所及遠矣，春之所感深矣，此僕所以撫窮賤而惜光陰，

懷功名而悲歲月也。」之嘆。 

〈春賦〉與〈春思賦〉皆具有詩賦合流之特色，兩者皆含有作者個人抒情，

以庾信而言，透過〈春賦〉所抒發之感情，為於動亂之時局，對春、對宮廷懷抱

的閒適情懷，彷彿透過春之美好，形塑出當時偏安於一隅的理想世界，為作者心

靈之依歸，53整體而言，抒情成分仍建立於對宮廷的美讚上，個人為動機的情志

較薄弱。而以王勃而言，其抒情為追憶過往、憤懣不平的惆悵之感，其春雖通篇

帶有「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之傷時與不遇，然賦作的最後用司馬

相如與陳平之典故：「長卿未達終希達，曲逆長貧豈剩貧。年年送春應未盡，一

 
53 參考許東海：〈庾信賦之世變與情志書寫——宮體、國殤、桃花源〉，《漢學研究》第 24卷第 1

期（2006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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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逢春自有人。」轉化悲情，以古人自勉，將傷春轉為追求功名的期許及積極的

進取，和庾信相較，王勃整體的抒情皆感於個己哀樂、緣事而發，抒情性更上一

層樓。 

五、結語 

詩賦合流為歷代研究者爭相探討的論題之一，本文以庾信——王勃、駱賓王

傳承線索切入，以〈春賦〉、〈春思賦〉、〈蕩子賦〉、〈蕩子從軍賦〉為主要文本，

由微觀角度分析詩賦合流於賦作中真實的呈現，企圖能夠從點到面，從作家到時

代，窺見六朝——初唐文學繼承與接受現象。 

本文主要探討詩賦合流中「賦體詩化」，將興發的原因聚焦於「外在」與「個

人」動機，外在的驅動力為詩作的盛行、賦體的衰微，賦作家為不使賦作被時代

淘汰，因此吸取諸多詩作特點，增加賦之價值，因此賦體逐漸詩化，含有詩之特

質；而個人驅動力則為詩人內心情感的抒發，詩賦合流下的賦作至六朝、唐代漸

漸具有失人各人情志，詩人寫作賦體時，亦是緣情而發，而細觀庾信與王勃之生

平，可以發覺兩人皆於生命中有重大轉折，導致兩人傾向將個人情感融於賦作中，

作品呈現詩賦合流之樣貌。 

接續，為了具體呈現賦體詩化情形，本文試圖以「文章句式」、「抒情言志」、

「音樂性」等角度分析文本，可以發覺庾信〈春賦〉中五、七言比例高，為重要

詩化線索之一，而其句子中「2／2／1／2」詩系統亦增加賦作的音樂性，擺脫傳

統賦作以誇飾渲染、鋪張揚厲之特色。而文學風格諸多效法庾信的王勃，其作〈春

思賦〉為和庾信相類的同題賦，賦作同樣展現出詩賦合流之樣態，於文章句式方

面，不僅五、七言比例佔整體 80%以上，其作品音樂性更是豐富，上承庾信之特

色外，不僅融入「樂府、歌行」等元素，亦使用許多迴還覆沓的修辭法，如頂真、

類疊、排比，增加韻律與音樂性。於個人情志方面，王勃〈春思賦〉中體物言志

的作法，將個己情壞寄託於春景當中，乃與《文心雕龍》：「人稟七情，應物斯感，

感物吟志，莫非自然。」54的物色、比興詩論相契合，也將賦體詩化的抒情呈現，

多了興寄手法。 

而承庾信〈蕩子賦〉而來的駱賓王〈蕩子從軍賦〉，五、七言比例亦高達 78%，

可以說作者有意以七言為主創作，除此之外，賦作中亦善用疊字，增加文句音樂

性。於情志方面，駱賓王於賦作中加入個己從軍的體驗，使文句更加生動、真實，

 
54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 83。於李翠瑛：

《六朝賦論之創作理論與審美理論》（臺北：萬卷樓圖書，2002年）一書第六章「創作理論二

——比興物色」中，特別提到賦作的比興物色現象，本文將其說法運用於初唐王勃賦作中，說

明比興現象亦有呈現於初唐賦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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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其其他作品，如〈從軍行〉、〈從軍中行路難〉、〈久戍邊城有懷京邑〉等作品，

更凸顯賦作中詩人個人情感特質。 

綜合言之，雖然僅以庾信、王勃、駱賓王無法推得朝代間整體的繼承面貌，

然從結構及情志等詩化方面，可得知初唐繼承、接受六朝文風，並且開展出更深

的文學影響，以賦作結構而言，詩化的賦作作品五、七言比例更高、更具音樂性；

以賦作情志而言，六朝個人抒情成分較薄弱，然時間推移至初唐，文人已能夠將

個己情壞寫入賦作中，以賦體言志。有別於傳統的詩言志，賦體與抒情的結合，

更開啟文學的新面貌、新可能，賦體詩化現象也於初唐抵達更高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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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王勃〈春思賦〉原文 

於是僕本浪人，平生自淪，懷書去洛，抱劍辭秦。惜良會之道邁，厭他鄉之苦辛。

忽逢邊候改，遙憶帝鄉春。帝鄉迢遰關河裏，神皋欲暮風煙起。黃山半入上林園，

元灞斜分曲江水。玉臺金闕紛相望，千門萬戶遙相似。昭陽殿裏報春歸，未央臺

上看春暉。水精卻掛鴛鴦幔，雲母斜開悲翠幃。競道西園梅色淺，爭知北闕柳陰

稀？斂態調歌扇，迴身整舞衣。銀蠶吐絲猶未暖，金燕銜泥試學飛。妾本幽閨學

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祠后土。桃花萬騎喧長薄，

蘭葉千旗照平浦。見原野之秀芳，憶山河之邃古。長安路狹遶長安，公子春來不

厭看。杏葉裝金轡，蒲萄鏤玉鞍。聳蓋臨平樂，迴笳出上蘭。上蘭經鄠杜，揮鞭

日將暮。白馬新臨御溝道，青牛近出章臺路。章臺接建章，垂柳復垂楊。草開馳

馬埒，花滿鬬雞場。南鄰少婦多妖婉，北里王孫駐行幰。乍怪前春節候遲，預道

今年寒食晚。傷紫陌之春度，惜青樓之望遠。紫陌青樓照月華，珠帷黼帳七香車。

蛾眉畫來應幾樣，蟬鬢梳時髻欲斜。恨雕鞍之屆晚，痛銀箭之更賒。行行避葉，

步步看花。因狂夫之蕩子，成賤妾之倡家。狂夫去去無窮已，賤妾春眠春未起。

自有蘭閨數十重，安知榆塞三千里？ 

榆塞連延玉關側，雲間沈沈不可識。蔥山隱隱金河北，霧裏蒼蒼幾重色。忽有驛

騎出幽并，傳道春衣萬里程。龍沙春草遍，瀚海春雲生。疏勒井泉寒尚竭，燕山

烽火夜應明。語道河源路遠遠，誰教夫壻苦行行？君行塞外多霜露，為想春園起

煙霧。遊絲生冒合歡枝，落花自遶相思樹。春望年年絕，幽閨離緒切。春色朝朝

異，邊庭羽書至，都護新封萬里侯，將軍稍定三邊地。長旆猶銜掃雲色，寶刀尚

擁干星氣。昨夜祁連驛使還，征夫猶住雁門關。君度山川成白首，應知歲序歇紅

顏。紅顏一別同胡越，夫壻連延限城闕。羌笛唯橫隴路風，戎衣直照關山月。春

色徒盈望，春悲殊未歇。復聞天子幸關東，馳道煙塵萬里紅。析羽搖初日，繁笳

思曉風。後騎猶分長樂館，前旌已映洛陽宮。 

洛陽宮城紛合沓，離房別殿花初匝。河陽別舍抵長河，丹輪紺幰相經過。戚里繁

珠翠，中閨盛綺羅，鳳移金谷舞，鶯引石城歌。向夕天津洛橋暮，爭驅紫燕黃牛

度。閑居伊水園，舊宅邙山路。武子新布金錢埒，季倫欲碎珊瑚樹。復有西墉春

霧寡，更值南津春望寫。入金市而乘羊，出銅街而試馬，葉犯露而爭密，花牽風

而亂下。錦障縈山，羅幃照野。司空、令尹之博物，二陸、三張之文雅。新年柏

葉之樽，上已蘭英之斝，春來併是春，何啻兩違秦？ 

忽逢江外客，復憶江南春。羅衣乘北渚，錦袖出東鄰。江邊小婦無形跡，特怨狂

夫事行役。鳳凰山上花無數，鸚鵡洲中草如積。春江澹容與，春期無處所。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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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魚樂，春汀春雁舉。君道玉門關，何如金陵渚？為問逐春人，年光幾處新？何

年春不至？何地不宜春？亦有當春逢遠客，亦有當春別故人，風物雖同候，悲歡

各異倫。歸去來春山恣閒放，蕙畹蘭皋行可望，何為悠悠坐惆悵？比來作客住臨

邛，春風春日自相逢。石鏡巖前花屢密，玉輪江上葉頻濃。高平灞岸三千里，少

道梁山一萬重。自有春光煎別思，無勞春鏡照愁容。盛年眇眇辭鄉國，長路遙遙

不可極，形隨朗月驟東西，思逐浮雲幾南北。春蜨參差命儔侶，春鶯綿蠻思羽翼。

余復何為此？方春長歎息，會當一舉絕風塵，翠蓋朱軒臨上春。朝升玉署調天紀，

夕憩金閨奉帝綸。長卿未達終希達，曲逆長貧豈剩貧。年年送春應未盡，一旦逢

春自有人。55 

 
55 〔唐〕王勃撰、〔清〕蔣清翊注：《王子安集注》（臺北市：大化書局，1977年），頁 35-40。 


